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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

美俄博弈下的叙利亚问题及其前景*

闫  伟

【内容提要】  在叙利亚问题的演进中，美国与俄罗斯的博弈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

在某种意义上左右了叙利亚局势。美俄的博弈大致围绕叙利亚政权的存续、反恐战争

和叙利亚重建三个阶段。俄罗斯的强势介入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叙利亚复制“利比亚

模式”的图谋最终破产。美国撤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叙利亚问题相关各方的力量平

衡，叙利亚问题也呈现新的特征。叙利亚政府开始与库尔德人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随着土耳其的军事介入，冲突的焦点转向叙利亚北部地区，叙利亚重建进程逐渐启动。

美国和俄罗斯介入叙利亚问题的动因并不相同。对美国而言，叙利亚问题更多是中东

的地区性问题，旨在通过叙利亚问题遏制伊朗的地区影响，打击反美国家和“伊斯兰国”

等极端组织。对俄罗斯而言，叙利亚问题是俄罗斯提升国际地位和撬动当前国际秩序

的重要支点，也是重新定义国际规范、重塑俄罗斯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契机。这也导

致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游移不定。在“俄进美退”背景下，叙利亚安全局势基本可控，

其政治解决也出现了积极信号。但美俄在叙利亚的博弈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叙

利亚问题恐将长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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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问题是当前中东地缘政治变迁的晴雨表，深刻影响中东乃至世界的安全。

美国和俄罗斯的互动则是影响叙利亚问题的结构性变量，在某种意义上左右了该问题

的走向。2019 年 10 月，美国从叙利亚撤军，打破了原有的地缘政治平衡，土耳其出

兵叙利亚库尔德地区，再次引爆了各方的矛盾。2020 年初，土耳其与叙利亚政府更是

在伊德利卜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导致双方数百名士兵身亡，近百万平民流离失所。

可以说，当前叙利亚问题进入新的阶段，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国内外学界对于叙

利亚问题中各方立场和互动多有探讨，1 但是从美俄博弈的角度系统剖析叙利亚问题的

成果较为鲜见。本文通过对美俄在叙利亚相互博弈内在动力的阐释，以期为客观认识

叙利亚问题的走向提供参考。

一、当前叙利亚问题的新发展

叙利亚问题产生后，大致经历了由民间抗议活动到内战再到反恐战争的转变。在

美俄打击下，“伊斯兰国”土崩瓦解，叙利亚政府和库尔德人逐渐填补“伊斯兰国”

留下的权力真空。土耳其更是四次大规模入侵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地区。特别是 2019

年 10 月，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引发了叙利亚国内外各种力量的连锁反应，进而造成叙

利亚局势的一些新变化。

第一，叙利亚国内各派力量的分化与重组。“伊斯兰国”溃败之后，其控制的领

土迅速被其他力量填补。叙利亚政府军收复了阿勒颇和幼发拉底河以西、以南的大部

分地区，约占叙利亚国土面积的 60%；库尔德人在美国的支持下则占有幼发拉底河以

东和以北的地区，占叙利亚领土的 30%，实现自治；叙利亚反对派主要集中于西北部

的伊德利卜省部分地区，约占叙国土的 10%，其中“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1 李光、李绍先：《叙利亚局势新发展及各方博弈》，《现代国际关系》2019 年第 11 期；刘莹：《叙

利亚危机中的中美俄竞合关系》，《国际论坛》2019 年第 4 期；毕洪业：《叙利亚危机、新地区战争与俄

罗斯的中东战略》，《外交评论》2016 年第 1 期；王晋：《叙利亚重建的困境、归因与超越》，《西亚非

洲》2019 年第 1 期。Jessica L. Radin,“Tangled Roo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Syria and Turkey,”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25, Issue 1, 2020; Tatev M. Antonyan,“Russia and Iran in the Syrian Crisis: 

Similar Aspirations, Different Approaches,”Journal Israel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 Vol.11, Issue 3, 2017; 

Moritz Pieper,“‘Rising Power’Status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Conceptualising Russia’s 
Syria Policies,”Journal Europe-Asia Studies, Vol.71, Issue 3, 2019; Kilic Kanat and Kadir Ustun,“U.S.‐

Turkey Realignment on Syria,”Middle East Policy, Vol.22, No.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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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ham）1 占主导地位，但反对派之间冲突严重。2 伊德利卜成为“9·11”事件之后

“基地组织”的大本营。叙利亚反对派大都得到境外力量的支持，具有“代理人”属

性。叙利亚政府军得到俄国和伊朗力挺，库尔德人则依赖美国，叙利亚反对派受到土

耳其及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支持。经反恐战争一役，叙利亚反对派的力量遭到严重削弱，

政府军和库尔德人的力量得到加强。美国撤军之后，在土耳其的军事压力下，库尔德

人不得不与叙利亚政府进行一定程度合作，邀请叙利亚政府军进入库尔德地区抵御土

耳其的军事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叙利亚政府军与库尔德人的联盟，深刻影响

叙利亚局势的未来走向。

第二，叙利亚问题的焦点转向叙利亚北部地区。叙利亚问题最初爆发在南部的

德拉市，内战爆发后西部的大马士革、哈马和阿勒颇等主要城市是各派争夺的焦点。

2014 年，“伊斯兰国”兴起后，叙利亚东部和南部“伊斯兰国”的腹地成为各派打击

的对象。2017 年，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在叙利亚设立四个冲突降级区，其中的三个

已基本被叙利亚政府军收复，只剩西北部的伊德利卜。3 如今，叙利亚问题的焦点集中

在北部地区，特别是美国撤军之后，各方在北部地区争夺空前激烈。

如今，叙利亚北部的冲突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一是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该地

区是叙利亚反对派最后的据点，极端组织“沙姆解放组织”与叙利亚反对派矛盾丛生、

冲突不已，叙利亚政府也多次进攻伊德利卜，出现了“伊德利卜危机”。尽管 2018 年

9 月俄罗斯和土耳其达成一致，在伊德利卜周边 15—25 公里建立非军事区，避免冲突

加剧。4 但效果不彰，不仅未能化解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土耳其的冲突，反对派与

1 该组织成立于 2017 年，核心成员来自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的努斯拉阵线（Nusra-Front），联合国

和美国都将之认定为恐怖组织。据估计，2019 年初，该组织有 2 万人左右，占领了伊德利卜省部分地区。

除此之外，该地还有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等叙

利亚反对派。参见“Armed Conflict in Syria: Overview and U.S. Response,”CRS Report, 2019, p.11;“Syria 

War: Why Does the Battle for Idlib Matter?”June 4, 2019, 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

east-45403334。

2 Jonathan Spyer,“Syria’s Civil War is Now 3 Civil Wars,”March 18, 2019, https://foreignpolicy.

com/2019/03/18/syrias-civil-war-is-now-3-civil-wars/.

3 Walid Al Nofal and Ammar Hamou,“Astana Talks Placed Three De-escalation Zones under 

Government Control. Is Idlib Next?”August 18, 2019, https://syriadirect.org/news/astana-talks-placed-three-

de-escalation-zones-under-government-control-is-idlib-next-timeline/.

4 “Syria War: Russia and Turkey to Create Buffer Zone in Idlib,”September 17, 2018, https://www.

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4555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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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姆解放组织”也龃龉不断。土耳其与俄罗斯在此地的矛盾不断升级。2019 年末，

在俄罗斯支持下，叙利亚政府军向伊德利卜的反对派发起进攻，导致土耳其军事介入。

2020 年 2—3 月，叙利亚政府和土耳其在该地爆发军事冲突，致使双方数百名士兵丧

生，近百万难民流离失所，涌向土耳其边境。尽管土耳其和俄罗斯达成停火协定，但

冲突并未根本化解。二是叙利亚北部与土耳其接壤的库尔德地区。“伊斯兰国”溃败

后，叙土交界地区基本上为库尔德人占据。2018 年 1 月，土耳其发动“橄榄枝行动”，

从库尔德人手中夺取叙西北部边界的阿夫林地区。2019 年 10 月，美国撤军后，土耳

其又发动了“和平之泉”行动，占据了叙土边境地区大片领土，驱逐库尔德人的力量。

这导致叙利亚北部地区局势复杂化。库尔德人邀请叙利亚政府军进入叙土边境抵抗土

耳其人。最终，俄土达成一致，在土叙边境建立缓冲区，由俄军和土军联合巡逻，缓

冲区南部则由俄叙联合巡逻。因此，叙利亚境内外各种力量在北部地区进行角逐，各

方呈犬牙交错之势，使本已明朗的叙利亚北部局势复杂化，存在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风险。

第三，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曙光初现。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叙利亚问题已成为国际

社会的共识。当前，主要有两大机制：一是联合国主导的“日内瓦进程”，该机制由

联合国于 2012 年发起，以联合国安理会 2015 年通过的“2254 号决议”为基础，要

求各方停火，制定新宪法，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大选等。1 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仍试

图以制宪和民主选举作为手段，颠覆复兴党政权。二是俄罗斯主导的“阿斯塔纳进程”。

2017 年，在“伊斯兰国”溃败的背景下，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共同发起了该和平进程，

旨在推动内战各派停火，鼓励各方进行和谈。

近年来，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出现了曙光，先是俄罗斯主导的“阿斯塔纳进程”

宣布在叙利亚设立四个冲突降级区，对叙利亚各派斡旋，率先设立“宪法委员会”。

开启政治过渡进程对于缓和伊德利卜的紧张局势具有积极意义。2019年9月23日，“日

内瓦进程”获得重要突破。在联合国斡旋下，叙利亚各派以“2254 号决议”为基础，

成立了囊括国内主要派别的宪法委员会，修订宪法，进而政治解决叙利亚冲突。该委

员会成员主要有三类，各为 50 名代表：一是反对派代表；二是公民社会的代表，由联

合国推荐，叙利亚政府从中遴选产生；三是叙利亚政府的代表。三派各选 15 人组成“制

1 United Nation Security Council,“Resolution 2254,”December 18, 2015, https://www.

securitycouncilreport.org/atf/cf/%7B65BFCF9B-6D27-4E9C-8CD3-CF6E4FF96FF9%7D/s_res_2254.pdf.



《国际论坛》2020 年第 4 期

·64·

宪分会”。1 该委员会已于 2019 年 10 月末召开会议，商讨修宪。叙利亚政府和主要

反对派都予以承认，这是自 2011 年以来叙利亚问题的重要突破。但是，由于叙政府和

反对派在议题设置上存在矛盾，宪法委员会进行两轮会谈后陷入僵局。

第四，叙利亚开始由军事冲突转向经济重建。近年来，叙利亚政府军再次夺取了

叙利亚的主导权，局势逐渐明朗，重建成为重要议题。叙利亚政府认为军事上已取得

胜利，叙利亚问题进入“后冲突阶段”。2017 年，叙利亚政府制定了“战后国家发展

计划”（Nat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Post-War）。2018 年，俄罗斯试图启

动叙利亚重建，但无法填补巨额的重建资金缺口。据估计，叙利亚重建大约需要 2500

亿到 4000 亿美元，是叙利亚战前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倍。22019 年，叙政府的重

建预算仅为 25 亿美元。3 为此，俄罗斯两次向欧洲提出重建方案，即欧洲国家向叙利

亚提供重建资金，以换取安置在欧洲的叙利亚难民。4 但遭到欧盟、美国乃至叙政府的

反对。西方国家仍然将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复兴党政权的垮台作为提供援助的前

提，反对向叙利亚政府控制区提供重建援助。5 美国主张由沙特等阿拉伯产油国为叙利

亚东部库尔德控制区提供一定的重建援助，同时加大对叙利亚政府的制裁。6 欧盟紧随

美国其后制裁叙利亚。西方的双边制裁是叙利亚经济重建难以启动的最直接原因。这

也体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不愿面对叙利亚政府重新获得主导权的现实。叙利亚政

府则担心难民的回流会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叙利亚的全面重建仍然有赖于叙利亚问

题的政治解决。

不难发现，叙利亚问题“危中有机”。在其发展演变中，外部力量的介入尤其是

美俄的博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可谓是叙利亚问题的结构性变量。当前叙利亚问

1 制宪分会负责修订宪法，最终须宪法委员会 3/4 的代表通过方具效力，委员会的主席为叙利亚政府

代表库兹巴里（Ahmad Kuzbari）和反对派代表巴哈里（Hadi al-Bahra）。制宪委员会具有较为广泛的代

表性，其中 30% 是女性。参见 Jennifer Cafarella and Jason Zhou, Russia’s Dead-end Diplomacy in Syria,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DC, 2019, pp.31-32.

2 Joseph Daher, The Paradox of Syria’s Reconstruction, Beirut, 2019, p.1.

3 Julien Barnes-Dacey,“The Geo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Who will Rebuild Syria?”September 16, 

2019, 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the_geopolitics_of_reconstruction_who_will_rebuild_syria.

4 Jennifer Cafarella and Jason Zhou, Russia’s Dead-end Diplomacy in Syria,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D.C., 2019, p.27.

5  “Armed Conflict in Syria: Overview and U.S. Response,”CRS Report, February 12, 2020, p.36.

6  “Armed Conflict in Syria: Overview and U.S. Response,”CRS Report, February 12, 2020,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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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新发展一定程度上也是美俄互动的逻辑结果，两者的博弈以及由此造成的叙利亚

各派力量的分化重组和中东地区秩序的变迁，将成为塑造未来叙利亚局势的关键因素。

二、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博弈

叙利亚是中东地区的地缘中心，1 历来是周边强权和域外大国争夺的对象。冷战期

间，叙利亚便是美苏在中东博弈的焦点。叙利亚是苏联在中东的支点国家，是“苏联

在中东的影子”。2 而美国则对叙利亚的打压不遗余力。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

恐国家”名单，3 并对叙利亚实施制裁。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试图颠覆叙利亚政权。

2000 年之后，俄罗斯重新塑造其世界大国地位，开始重返中东，俄叙军事合作也日益

密切。42011 年初，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美俄迅速介入其中，使叙利亚问题变成十分

复杂的代理人战争。当然，美俄两国的立场随着局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第一，美俄围绕叙利亚复兴党政权存续的斗争。2010 年末，阿拉伯世界陷入动荡

之后，美国奥巴马政府一改上任之初对阿拉伯世界的温和政策，转而支持反对派，颠

覆中东的反美政权。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初，奥巴马政府承认反对派的合法性，要求叙

利亚总统巴沙尔立即下台。2012 年，美国宣称化武问题是叙利亚问题的红线，威胁使

用武力。52013 年，叙利亚化武危机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复制“利比亚模式”，

操纵联合国设立禁飞区，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颠覆复兴党政权。6

美国的步步紧逼威胁俄罗斯在叙利亚乃至中东的核心利益，后者开始积极支持叙

政府，反对“人道主义干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出，在叙利亚、也门和巴林等

1 Mir H. Sadat and Daniel B. Jones,“U.S. Foreign Policy toward Syria: Balance Ideology and National 

Interests,”Middle East Policy, Vol. 16, No.2, 2009, p.94.

2 Elvin Aghayev and Filiz Katman,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Russian-

Syrian Relations,” European Researcher, Vol.35, No.11-13, 2012, p.2068.

3 从 1979 年至今，美国历年公布的“支恐名单”皆囊括叙利亚。

4 叙利亚欠苏联 120 亿美元的债务。2006 年之后，俄罗斯向叙利亚出口先进的军事装备，并派

遣 2000 余名俄罗斯军事顾问。Roy Allison,“Russia and Syria: Explaining Alignment with A Regime in 

Crisis,”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9, No.4, 2013, p.805.

5 Carla E. Humud etc.,“Armed Conflict in Syria: Overview and U.S. Response,”CRS Report, April 

18, 2018, p.4.

6 Roy Allison,“Russia and Syria: Explaining Alignment with A Regime in Crisis,”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9, No.4, 2013, pp.794-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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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复制利比亚的经验非常危险。1 截至 2019 年 12 月，俄罗斯十四次否决联合国安理

会的涉叙决议，断绝西方武力干涉叙利亚的企图。俄罗斯劝说叙利亚政府销毁化学武器，

美国被迫予以支持，最终化解了化武危机。此外，俄罗斯还向叙利亚提供大量军事装备。

俄罗斯的强力介入避免了叙利亚复兴党政权重蹈卡扎菲政权的命运。

第二，美俄围绕叙利亚反恐战争的博弈与合作。叙利亚危机初期，美俄更多采用

政治和外交手段，扶植代理人影响叙利亚局势的走向，并未直接军事介入。“伊斯兰国”

的异军突起危及中东乃至世界的安全，美俄开始军事介入叙利亚问题。2014 年 9 月，

美国等西方国家率先对“伊斯兰国”目标实施空中打击，并且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

训练和情报，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和库尔德武装抵抗“伊斯兰国”。2 从2011年到2017年，

美国向叙利亚提供了 60 亿美元的援助。3 在“伊斯兰国”、叙利亚反对派的双重打击下，

叙利亚政府丢城失地，面临着垮台的危局。2015 年 9 月，俄罗斯在叙利亚政府邀请下，

开始对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进行打击。这也是俄罗斯在冷战结束后第一次军事介入

中东问题。

美俄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体现了双方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两国对于极端组织存

在不同的定义。美军及其支持的反对派不仅打击“伊斯兰国”，也将什叶派民兵及政

府军视为极端组织，予以重点关注。俄罗斯则将美国支持的反对派界定为极端组织，

进行军事打击。4 通过军事介入，美俄试图继续加强在叙利亚的影响力。但是，双方也

存在一定的合作，“伊斯兰国”是两国共同的威胁。2015 年，美俄签订备忘录，建立

在叙利亚问题上直接联系的机制与渠道，避免两国军队擦枪走火。2016 年，美俄多次

发表联合倡议，呼吁政府军和反对派停止敌对行动，减轻暴力活动，但收效甚微。

第三，美俄围绕叙利亚政治过渡之争。美俄军事介入的直接后果便是叙利亚国内

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2017 年底，“伊斯兰国”败亡后，叙利亚政府在俄罗斯和伊

1 Roy Allison,“Russia and Syria: Explaining Alignment with a Regime in Crisis,”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9, No.4, 2013, p.798.

2 美国负责支援叙利亚反对派的“叙利亚训练和装备项目”（Syria Train and Equip Program）

从 2015 到 2021 财年的总预算达到 23.56 亿美元，参见“Armed Conflict in Syria: Overview and U.S. 

Response,”CRS Report, February 12, 2020, p.27。

3  “The Future of U.S. Syria Policy,”Strategic Comments, Vol. 23, Comment 4, 2017, p.ix.

4 Brian Glyn Williams and Robert Souza,“Operation‘Retribution’: Putin’s Military Campaign in 

Syria, 2015-2016,”Middle East Policy, Vol. 23, No. 4, 2016,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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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的支持下转危为安，收复大量领土，填补“伊斯兰国”控制区的真空，一举成为叙

利亚内战中最具实力的派别。叙利亚重建也因此提上日程。2015 年末，联合国安理会

通过了“2254 号”决议，1 使美俄在叙利亚重建问题上达成一定共识。例如，叙利亚

问题的政治解决，以及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制宪与重建等。

但是，美俄仍具有严重分歧，对于该决议也存在不同解释。特别是 2017 年叙利

亚政府收复阿勒颇之后，叙利亚政府军取得了叙利亚内战的主导权。俄罗斯开始另起

炉灶，与土耳其、伊朗发起“阿斯塔纳进程”，将美国排除在外，试图继续维系复兴

党政权的统治。这是冷战结束以来，中东局势前所未有的变化，美国在中东热点问题

中第一次被边缘化。美国一方面仍然强调“日内瓦进程”在叙利亚问题解决中的核心

地位，尤其是以安理会“2254 号决议”作为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的基础，谋求“政权

更迭”；2 另一方面则抵制俄罗斯的重建方案。美国等西方国家多次以化武问题为由头，

对于叙利亚政府军和什叶派武装予以打击，旨在向俄罗斯施压。

美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叙利亚问题的走向。俄罗斯是叙利亚政府最重要的外部

支持力量，这使复兴党政权免于遭受“人道主义干涉”和政权更迭的厄运。美俄在叙

利亚的反恐战争重新塑造了叙利亚的政治、军事格局。阿萨德政权借此重新取得优势，

库尔德人在美国的支持下占据了半壁江山。美国撤军之后，叙利亚的力量平衡被打破，

各派将面临新一轮的洗牌，势必将对叙利亚问题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三、美俄博弈叙利亚的动力分析

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竞争。这既源于叙利亚在中东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同

时也与当前中东乃至世界的格局息息相关。故此，叙利亚问题不只是地区热点问题，

还在一定意义上是超越中东一隅的国际问题。美俄在叙利亚博弈具有地区乃至世界政

治的意义。叙利亚问题也成为观测当前美俄关系的重要维度。

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战略意志坚定、投入巨大，系冷战后首次军事介入域外事

1 United Nation Security Council,“Resolution 2254,”December 18, 2015, https://www.

securitycouncilreport.org/atf/cf/%7B65BFCF9B-6D27-4E9C-8CD3-CF6E4FF96FF9%7D/s_res_2254.pdf.

2 尽管特朗普政府声称要求叙利亚政府“行为变化”（behavior change）而非“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但实质上仍借“2254号决议”为名行政权更迭之实，参见“Armed Conflict in Syria: Overview and U.S. 

Response,”CRS Report, February 12, 2020,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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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可以说，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具有超越该议题本身的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考量。

事实上，现实的经济利益并非俄罗斯支持叙利亚的深层动力。即便在 2011 年前，叙俄

两国的年贸易额也仅有 24 亿美元，1 叙利亚没有能力购买大批俄罗斯军火。尽管一些

学者认为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Tartus）和赫梅明机场（Hmeimim）是冷战结束之后

俄罗斯在中亚和东欧之外唯一的军事基地，是俄罗斯限制北约扩张、进入地中海乃至

中东和非洲的踏板。2 但这两个基地规模较小，军事价值有限，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

俄罗斯高调介入叙利亚问题，有其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与战略考量。基辛

格对之分析道，“俄罗斯的目标是战略性的，最低也是防止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极端组

织渗入俄罗斯的穆斯林地区，在更高层面上则是提升相对于美国的国际地位”，扭转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的形势。3 叙利亚问题客观上影响俄罗斯的国内安全。俄

罗斯北高加索的穆斯林地区与叙利亚并不遥远。叙利亚的动荡尤其是宗教极端主义的

兴起严重威胁车臣、印古什等俄罗斯境内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地区，特别是，数千名俄

罗斯极端分子到达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2019 年初，俄罗斯就挫败

了四起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抓捕了 152 名与恐怖组织有关的嫌犯。4

更为重要的是，叙利亚问题成为俄罗斯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支点。有评论者认为，

美俄围绕叙利亚问题进行“新冷战”。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美俄在叙利亚的

争夺体现出“冷战以复仇的形式重现”。6 2016 年，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梅德韦杰夫在

1 Moritz Pieper,“‘Rising Power’Status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Conceptualising 

Russia’s Syria Policies,”Europe-Asia Studies, Vol. 71, Issue 3, 2019, p.370.

2 Jennifer Cafarella and Jason Zhou, Russia’s Dead-end Diplomacy in Syria,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D.C., 2019, p.14.

3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疏远苏联，转而投向美国，致使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骤减，参见

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4, pp.144-145。

4 2015 年 , 普京公开表示 , 俄罗斯有 2500 人加入“伊斯兰国”，参见 Maxim A. Suchkov,“Russia’s 
Quest for Security: The North Caucasus-Syria Link,”November 4 , 2019, https://www.ispionline.it/en/

pubblicazione/russias-quest-security-north-caucasus-syria-link-24318#n1。

5 美国知名国际问题杂志《外交政策》网站刊登了《新冷战波及叙利亚》的文章，参见 Dmitri Trenin,  

“The New Cold War Is Boiling Over in Syria,”April 14, 2018, http://foreignpolicy.com/2018/04/14/the-

new-cold-war-is-boiling-over-in-syria/。

6  “Syria Crisis: UN Chief Says Cold War Is Back,”April 13, 2018, http://www.bbc.com/news/world-

middle-east-43759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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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安全峰会上也警告说，俄罗斯与西方紧张的关系将使世界滑向新冷战。1 事实上，

俄罗斯更多是通过叙利亚问题彰显其大国地位。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提升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强化其作为国际热点

问题调停者的角色。俄罗斯在中东一直试图建立全方位的外交，试图与叙利亚库尔德

人、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和沙特等维持良好的关系。从当前看，俄罗斯一定程度上

成为叙利亚问题的调停者和仲裁者。这是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域外第一次独立扮演

这一角色。二是反对西方国家的新干涉主义。2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奉行不干涉原

则，反对西方国家干涉中亚和俄罗斯的内政，维护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国家安全。

利比亚的经历说明，西方的人道主义干涉实质上是以“保护的责任”为名颠覆反美政权。

普京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曾指责西方国家在中东和北非输出革命。3 三是俄罗斯通过叙利

亚问题提升在国际体系的地位。21 世纪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压缩俄罗斯的战略

空间，俄罗斯一定程度上被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孤立。俄罗斯高调介入叙利亚问题，

采取的是“进攻性防御政策”，旨在改善国际声誉和在国际上被孤立的状态，展现全

球影响力。4 俄罗斯外交和防务政策委员会主任卢科亚诺夫（Fyodor Lukyanov）指出，

俄罗斯介入叙利亚问题不仅是支持复兴党政权，还要使美国以更加平等的姿态对待俄

罗斯。5 换言之，美国在全球事务和热点问题上不能忽略俄罗斯的存在，展现出俄罗斯

在解决国际问题上的意愿和能力。上述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俄罗斯事实上主导

了叙利亚的局势，进而影响了中东的地缘政治平衡。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已经无法回

避俄罗斯的影响。

俄罗斯通过介入叙利亚问题而进一步融入现行的国际体系，重新定义国际规范，

1  “Russian PM Medvedev Says New Cold War is on,”February 13, 2016, https://www.bbc.com/news/

world-europe-35569094.

2 相关讨论参见 Derkek Averre, Lance Davies,“Russia,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Case of Syria,”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1, No.4, 2015, pp.813-834。

3  “Speech by Vladimir Putin at 70th UN General Assembly,”September 28, 2015, https://www.

voltairenet.org/article188882.html.

4 Andrej Krickovic and Yuval Weber,“Commitment Issues: The Syrian and Ukraine Crises as 

Bargaining Failures of the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der,”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65, No.6, 

2018, pp.373-384.

5 Fyodor Lukyanov,“Putin’s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 to Restore Russia’s Rightful Place,”Foreign 

Affairs, Vol.95, No.3, 2016, pp.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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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与西方国家平等的世界大国地位。这是改变“全球权力格局的一种尝试”，并非

完全意义上与西方国家对抗，颠覆现行国际体系。1 美国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

一定的共识，比如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解决叙利亚问题等。但是，美俄在

其他一些核心问题上存在结构性的矛盾。美国在叙利亚的主要目标是打击“伊斯兰国”

等极端组织，防止对美国本土安全造成威胁；支持库尔德人等叙利亚温和反对派，以

便在未来的叙利亚政局中获得筹码。2 但更重要的是，通过颠覆复兴党政权进而切断伊

朗与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地缘联系，孤立伊朗和削弱其地区影响，强化美国在中

东的霸权。这些问题成为美俄在叙利亚争夺的焦点。

对于美国而言，叙利亚问题更多局限于地区层面，而非全球性议题。在奥巴马政

府后期，美国叙利亚政策的重心在于有限地军事介入叙利亚问题，打击极端主义，扶

持叙利亚反对派和库尔德人。由于奥巴马政府力图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因此伊朗在叙

利亚的扩张并非美国关注的重点。3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既有竞争也

有合作。特朗普政府则将大国竞争而非反恐战争视为外交战略的重点：一方面，着力

修复与以色列和沙特等传统盟友的关系，遏制伊朗的地区扩张，维系美国的中东霸权；4

另一方面，“伊斯兰国”的溃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美国本土重要的安全威胁，特朗

普延续奥巴马时期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的政策，将印太地区视为全球战略重心。因此，

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进一步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合作，加紧从叙利亚抽身。这使美俄

在叙利亚的博弈呈现“俄进美退”的局面。

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认知错位。对于俄罗斯而言，叙利亚问题是其提升国际

地位并融入国际体系的切入点和撬动当前国际秩序的支点。相对而言，叙利亚问题对

美国仅是地区性的问题，在其全球战略中地位有限，美国投入资源的动力明显不足。

这是造成当前美俄在叙利亚影响力失衡的关键因素。但是，美俄在叙利亚博弈并非冷

战的延续。如今，特朗普政府将大国竞争、维护全球霸权地位视为外交战略的首要选项。

1 Moritz Pieper,“‘Rising Power’Status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Conceptualising 

Russia’s Syria Policies,”Europe-Asia Studies, Vol. 71, Issue 3, 2019, pp.381-383.

2 Carla E. Humud etc.,“Armed Conflict in Syria: Overview and U.S. Response,”CRS Report, April 

18, 2018, Summary.

3 Bassam Barabandi,“The U.S. Has a Partner in Eastern Syria-provided It Has the Will,”October 29, 

2019,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us-has-partner-eastern-syria-provided-it-has-will.

4 Jack Thompson,“Trump’s Middle East Policy,”CSS Analyses in Security Policy, No. 23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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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叙利亚对于美国本身价值有限，但俄罗斯借美国战略收缩之势南下中东，拓展在

叙利亚乃至中东的影响力，这势必对美国的印太战略造成严重牵制。叙利亚问题事实

上造成美国在印太和中东首鼠两端，在叙利亚进退维谷。

四、“俄进美退”与叙利亚问题的新趋向

2019 年 10 月 6 日，美国政府宣布从叙利亚部分撤军，使叙利亚北部地区出现失

衡的状态。2019 年 10 月、2020 年 3 月，土耳其分别向叙利亚北部库尔德地区和伊德

利卜的叙利亚政府军发动代号为“和平之泉”“春天之盾”的军事行动，造成大量人

员伤亡，叙利亚局势的进一步紧张。客观而言，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引发了地缘政治的

连锁反应，也使叙利亚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是美俄在叙利亚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尽管美国在叙约边境仍有驻军，并以保

护油田为名，在叙利亚东部某些油田维持军事存在，但直接的军事干预能力和对于叙

利亚问题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二是美国地区盟友的离心倾向加剧。美国撤军及土耳

其的军事行动使沙特、埃及、阿联酋等美国的地区盟友出现离心趋向。一些阿拉伯国

家认为，土耳其出兵叙利亚意图是复活“奥斯曼帝国”。1 它们开始寻求俄罗斯的支持，

以制约土耳其在叙利亚的进一步行动，同时缓和与叙利亚政府的关系，2 甚至计划恢复

叙利亚的阿盟成员国资格。3 俄土伊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三边机制逐渐加强。三是叙利亚

各派的脆弱平衡遭到破坏，库尔德人与叙利亚政府军在一定程度上联合，邀请后者北

上抵御土耳其。这些新变化最终体现为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一家独大，并与叙利亚

问题相关各方都具有直接联系，俄罗斯事实上扮演着叙利亚问题调停者的角色。美国

撤军也使俄罗斯在后冷战时代第一次在中东问题上获得了主导权，这势必对未来叙利

亚局势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首先，叙利亚安全局势总体可控，但北部地区存在冲突加剧的风险。如今，对于

叙利亚安全局势的威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伊斯兰国”、“沙姆解放组织”等极

1  “Syria: Erdogan Left out in the Cold by Arab States in Anti-Assad Fight,”February 29, 2020, 

https://www.dw.com/en/syria-erdogan-left-out-in-the-cold-by-arab-states-in-anti-assad-fight/a-52578130.

2  “The U.S. Withdrawal from Syria,”Strategic Comments, Vol. 25, Issue 1, 2019, p.2.

3  “Syria’s Return to Arab League to Happen Soon: Former Chief,”February 17, 2020, https://www.

presstv.com/Detail/2020/02/17/618894/Syria%E2%80%99s-return-to-Arab-League-going-to-happen-soon:-

Former-ch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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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组织，二是土叙和土耳其—库尔德人的矛盾。虽然“伊斯兰国”已被击败，但仍然

对叙利亚构成持续的安全威胁。据估计，2020 年初，叙利亚和伊拉克仍有 1.4 万—1.8

万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1 他们在叙利亚幼发拉底河谷和周边地区活动，还有千余

人混杂在平民之中，1 万名左右被关押在北部的监狱。2 这些极端分子短期内难以被完

全剿灭，特别是对库尔德人而言，在押的极端分子及家属构成了很大的管控压力。而“沙

姆解放组织”主要集中于伊德利卜，是叙利亚实力最强的反对派，基本放弃了基地组

织的意识形态，无法真正挑战叙利亚政府的地位。因此，这些极端组织或者反对派可

能造成安全威胁，但在缺乏外部支持的情况下使叙利亚局势翻转的可能性并不大。

土耳其是当前影响叙利亚安全形势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随着美国的撤军，土耳

其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矛盾激化。但库尔德人是美国在叙利亚最重要的支柱，美国并

未真正放弃对库尔德人的支持，3 俄罗斯也反对土耳其在叙利亚的扩张，加之，土耳其

在土叙边界已建立缓冲区，并由俄土联合巡逻，4 土耳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近期的目

标，其与库尔德人的矛盾也遭到美俄的抑制。但是，伊德利卜地区存在较高的冲突风

险。如今，叙利亚政府已收复了四个冲突降级区中的三个，同时也与库尔德人达成一

定程度的合作。伊德利卜成为最后一个冲突降级区，是反对派最后的据点。在俄罗斯、

伊朗的支持下，伊德利卜势必成为叙利亚政府收复的对象。土耳其则成为叙利亚政府

收复伊德利卜最大的障碍。该地区又关系到土耳其的核心利益。尽管在新冠疫情的影

响下能相对克制，但从长期来看，土叙、土俄在伊德利卜的冲突不可避免。该地区各

派力量关系错综复杂，分布犬牙交错，具有较高的发生冲突可能性。伊德利卜的归属

可能成为影响叙利亚问题走向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其次，美国撤军后，叙利亚政治解决可能出现转机。叙利亚国内各派一直严重对立，

1  “Armed Conflict in Syria: Overview and U.S. Response,”CRS Report, February 12, 2020, p.15.

2 其中有 2000 人为外籍。叙北部地区还关押了约 7 万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家属，很多已受到

极端主义的影响，参见“Armed Conflict in Syria: Overview and U.S. Response,”CRS Report, February 12, 

2020, p.15。

3  “Armed Conflict in Syria: Overview and U.S. Response,”CRS Report, February 12, 2020, pp.32-

33.

4 俄罗斯和土耳其在叙土交界的科巴尼（Kobani）、代尔巴西耶（Darbasiyah）、鲁梅兰（Rumaylan）

附近巡逻 , 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在北部的泰勒塔米尔 (Tall Tamr) 巡逻 , 美国与库尔德人在叙利亚东北部

与伊拉克接壤地区巡逻。详情参见“Russia Expands Air Presence in Northeast Syria,”November 20, 2019, 

http://www.understandingwar.org/sites/default/files/18%20NOV%20Northeast%20Syria%20Joint%20

Patrol%20Patrol%20Routes_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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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力量的介入，使叙利亚内战沦为代理人战争。其中，美俄的博弈是叙利亚问题陷

入僵局、进退维谷的关键因素。俄罗斯的支持使巴沙尔政权免于倾覆，美国的介入则

加强了反对派的力量。无论联合国主导的“日内瓦机制”、阿盟的倡议还是俄土伊的“阿

斯塔纳机制”皆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域外大国尤其是美俄的博弈。

美国撤军客观上改善了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的内外环境。

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部分中东地区国家将推翻巴沙尔政权视为叙利亚政

治转型的前提条件，对于联合国安理会“2254 号”决议也有着类似的解释。美国撤军

之后，美国对于叙利亚乃至中东的影响力下降，沙特等长期反对复兴党政权的阿拉伯国

家已着手与之和解。这使叙利亚各派不设前提条件的和谈成为可能。美国撤军使俄罗斯

在叙利亚问题上一家独大，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开始关注俄罗斯在地区问题上的

立场，1 这有助于在叙利亚问题上国际共识的达成。从叙利亚国内来看，美国撤军客观

上也拉近了复兴党政府与库尔德人的关系，对于叙利亚国内的和解具有积极意义。

当前，联合国监督成立的“宪法委员会”不仅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更重要的是受

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其他外部力量的干预较小。在成员上，除政府代表之外，大部分

为受到土耳其影响的温和反对派或者持中立立场的公民社会代表。据美国“战争研究所”

（ISW）统计，宪法委员会的 150 名代表中政府和亲政府的代表有 88 名，流亡海外或

者受到土耳其庇护的政治反对派有 28 名，军事反对派仅有 4 人。在制宪分会的 45 名

代表中，有 29 名为政府或亲政府代表。2 截至 2019 年 12 月 1 日，宪法委员会已进行

了两轮的磋商。尽管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在议题设置上存在矛盾，导致宪法委员会暂

时停摆。但这是叙利亚冲突双方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不设前提条件的直接对话，叙利亚

问题的解决出现了积极的信号。

再次，美俄在叙利亚仍存在翻转的可能。尽管在美国撤军的背景下，俄罗斯在叙

利亚一家独大，但美俄在叙利亚的博弈仍然存在很大的变数。俄罗斯与复兴党政权、

伊朗、土耳其都不同程度存在矛盾。3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也背上了沉重的经济

1  “The U.S. Withdrawal from Syria,”Strategic Comments, Vol. 25, Issue 1, 2019, p.3.

2 Jennifer Cafarella and Jason Zhou, Russia’s Dead-end Diplomacy in Syria,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D.C., 2019, p.32.

3 俄罗斯支持的是叙利亚政权而非巴沙尔个人，也并不完全支持叙利亚政权统一叙利亚。俄罗斯在中

东奉行的是全方位外交，伊朗在叙利亚的过度扩张也损害俄罗斯与阿拉伯国家、以色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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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在世界经济下行和油价暴跌的背景下，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投入不具有可持续性。

因此，如果处置不当，叙利亚问题还可能成为俄罗斯的包袱。而对于美国来说，叙利

亚问题具有更大的地缘政治象征意义。特朗普宣布撤军后，欧洲国家、美国一些政府

要员、安全部门、国内舆论激烈反对，甚至共和党的某些要员也不赞成。美国也有能

力再次提升其在叙利亚的影响力。如今，土耳其在叙利亚陷入了孤立状态，美国一直

暗示土耳其只要与俄罗斯疏远，美国可以为土耳其提供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美国与

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同盟关系也并未真正破裂，而且美国还在东北部库尔德地区、南部

的坦夫（Tanf）地区留有 600 余名驻军。1 因此，并不排除美国在叙利亚卷土重来的可

能性。

最后，叙利亚问题是多个层面矛盾的集合，恐将长期化。叙利亚经历了十年的冲

突后，如今显现出一些积极的变化，但离真正的解决为时尚早。美俄在叙利亚的博弈

本身具有国际体系变迁的深层含义，并未随着美国撤军而停止。事实上，叙利亚问题

的复杂性在于，俄罗斯可以主导叙利亚局势，但无法负担叙利亚未来的重建；在复兴

党政权重新得势的背景下，美国已不可能通过常规手段主导叙利亚问题。唯有双方合

作，叙利亚问题才有机会解决。在美俄竞逐背景下，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全面合作

并不现实。从地区层面看，叙利亚问题本身就是中东地区秩序紊乱的产物，它已成为

中东什叶派与逊尼派、以色列与伊朗、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争夺的焦点。从国内层面

看，叙利亚危机的爆发源于长期以来复兴党政权积累的矛盾，如族际冲突、教派冲突、

社会治理的失效、国家认同危机、宗教与世俗的冲突等。事实上，这些问题并非叙利

亚所独有，在中东许多国家都具有普遍性，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都具有这些现象。

但是，中东国家在这方面治理成功的案例却十分鲜见。叙利亚危机本身就是上述三个

层面危机的反映，叙利亚问题恐将长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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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rmed Conflict in Syria: Overview and U.S. Response,”CRS Report, February 12, 2020,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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